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个人的夜晚
  上海的冬天不算特别冷，但是一到晚上，大家都会窝到家里和家人一起共聚晚餐，吹着热空调齐乐融融地坐在沙发上看电视，又或是太怕冷早早躺进了被子里。大街上只能看见几个行人匆匆的背影，听见树叶被冷冽的寒风吹得呼呼响，萧瑟得有些骇人。

   晚上九点多，楼下那家小餐馆还在营业着，一个小小的招牌，不怎么亮的灯光，显得有些破旧，他坐在第一个桌子边，桌子上没摆着很丰富的菜，番茄炒蛋，青菜和一瓶啤酒。他看上去四十多岁，身上穿着破旧的衣服，旁边放着一个黄色的帽子，带着一些泥泞，可能是附近进行施工的民工。
   他的脸上带着一丝愁容，艰辛的工作和每日的风吹雨淋在他脸上留下了痕迹。他一个人喝着闷酒，两眼有些放空地看着远方，眼睛里流淌着思念和让人看不懂的情愫。他看着桌上的那碗番茄炒蛋，这道菜是乡下妻子的拿手菜，妻子把自己所有的爱都放进了这道菜里。在乡下的日子很苦，每一次夫妻俩就一个番茄炒蛋就草草地解决了一天的三餐，等夫妻两人有了孩子，夫妻就把蛋挑出来给儿子吃，两个人吃点番茄下饭。
   他叹了一口气，心想：自从自己出来打工，有多长时间没有回去过，摸摸儿子的头，抱抱老婆，孝敬自己七十多岁的父母，和家人吃一顿热腾腾的团圆饭，回去看看自己的故乡，和邻里之间谈谈自己在外面的见闻。他又哎地叹了一口气，拿出钱包，妻子用一针一线为自己缝的钱包，一直都被他珍藏着，拿出他和妻子儿子的全家福，摸摸照片中笑得天真的儿子，又深情地看着自己贤惠的妻子，呆呆地笑了。

   他又看向自己瘪瘪的钱包，心灰意冷。他拿出廉价的手机，拨通了在家乡的妻子的电话，操着浓重的乡音低声说：“老婆。”那边好像过了很久才有应答，传来的是由惊讶转为哭泣的声音，那个男人又仰头喝了一杯酒，声音更低沉地说：“老婆，这个新年我可能不回来过了，你……”他还没说完，妻子就哭得更大声了，抽泣地回答：“老公要好好工作。”男人有些哽咽，抹了抹眼泪说：“我想听听儿子的声音。”“爸爸，你什么时候回来陪我啊，我可又长高了啊！”儿子稚嫩的声音传来，这次他没忍住，眼泪一滴滴地掉在桌子上，他努力把语气装得很轻松，回答道：“爸爸很快就要回来了，这里有些工作没有完成，等一结束，马上就回来陪你。”儿子有些不信，有点疑问地说：“我要爸爸保证早点回来陪我，要保证。”他有些无奈又有些苦涩地说道：“爸爸和你拉钩钩。”
   这通电话打了很久，桌上的菜也不再热气腾腾，他挂了电话后，还是呆呆地看着外面。

   借酒消愁，愁更愁。他坐了很久，什么也没吃，就光喝闷酒。老板拖到现在的工资也没有发，两年没有回家过年。每次回到出租房都是一个人，这样的冷风吹得他心都冷了，真的好想念他们。

   “老板，买单，把剩下的菜打包。”老板把一切都整理好了，打包好了，问他：“今年回家吗？”他摆了摆手。一言不发就往门口走。老板在后面呢喃道：“我也好久没回去了。”

街上一个人都没有，他拿着打包盒，好像有点醉了，这样一个人的夜晚他好像习以为常了，可是今晚他真的好想自己的家人，自己的故乡。

背影的落寞与这样一个人的夜晚让人心酸。
